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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鼻

高鼻是位女疯子的外号，正如这外号所形容的一样，高鼻的鼻子确实高，且高得直

挺，高得秀气，还连带一双眼也变得又大又凹，乡人以为不美，说这是苦命相。但高鼻

的命却一直好：生长在小有权势的大队会计家，独苗一根，有穿有吃有人疼，如此长到

19岁（那年正巧是1973年），两只奶子鼓鼓的、脸子嫩嫩的，不晓得引了多少男子的眼

光。高鼻对这点挺满意，于是更不想出嫁了。这里出了嫁的女人多半不到一年就变邋遢

了。所以，尽管有媒人给她介绍了公社副书记的崽，她爹娘也巴望她答应，高鼻仍拒绝

了。她嫌那人罗圈腿，再说她当时正迷着唱戏。

说是唱戏，其实只不过是到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唱唱歌，搞搞三句半之类的对口词，

但高鼻已很满足了。她到宣传队主要是为看老海。老海是领队和编导，是个货真价实的

上海“阿拉”。上海“阿拉”老海长得一副女娃子相貌，皮肤嫩葱如刚压出的豆腐，讲

话声音很和善，脾气却臭，老是用一副古里古怪的神色看人。看高鼻时的神情又更加特

别、更加古怪一些。高鼻怕死了他又想死了他，常常整夜整夜地梦见他。梦里的老海目

光和声音一样温柔，可只要一醒，便觉老海的目光更加古怪和吓人了。

这年刚入冬，宣传队就开始了活动。老海先教大家学一个表演唱《万岁，伟大的领

袖》，其中有几个动作很难做，别的学戏的妹子都做不来，只有高鼻学得有模有样。老

海却仿佛不喜欢她这种模仿力，对她越发凶狠了。高鼻气不过，决定退出宣传队。她两

个晚上没去宣传队，以为老海会来请，谁知伙伴却传出话来，说老海已找了别人。高鼻

一听，更加气不过，便又去了宣传队。见到老海后，有意地哑了嗓子，告诉他自己这两

乡俗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2 乡俗画
X I A N G S U H UA 003

乡俗画 X I A N G S U H UA
温燕霞中短篇小说选集

日病了。老海望着她，说：

“没病坏吧？”一边不经意地捏捏她丰腴的胳膊。

高鼻双腿一麻，几乎倒下，幸亏扶着了墙，这才站稳。这夜她的戏学得极好。声音

清清亮亮的，一张脸在闪烁的汽灯下绽放如荷花。老海的目光第一次变得跟梦中一般柔

和、多情。

这夜的戏排得很晚。等到大家归屋时，周围村庄已经暗无灯火。从公社礼堂出来过

了那座水泥桥后，大家四散而去，天地间蓦地变得异常安静。高鼻和老海一前一后地往

樟树下的那片黑影走去。他们俩都住在那片黑影中。一路上，高鼻一直盼着老海和她讲

西天，甚至盼着他“欺负”她，但老海却好像不记得她这个人，自顾自地走进了他住的

那个祠堂。

高鼻真的病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血色丰润的脸庞子忽然苍白起来，父

母便不准她去学戏。她硬要去，谁知到了那儿却不见人，一打听，才知老海放了大家的

假。高鼻想他大概是晓得自己病了才这样做的，真是个知冷知热的好男子。高鼻这样想

着，竟不知不觉地进了祠堂门。祠堂黑黑的听不见人声，高鼻踌躇了一会儿，又低头往

家走去。刚迈出门槛，黑地里冒出个声音来，却原是老海。

“病好了？”他说，口气很高兴。接着又道：“你再不好我都要急病了。全县调演

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赶紧排练，明天夜里就开始，一定要排出水平来。”

高鼻使劲点着头，却忘了黑灯瞎火的老海看不见，及至老海询问她时才反应过来，

于是便嗤嗤地笑。老海没问她笑什么，只一个劲地要她答应加紧排练，她故意作俏，不

理老海，老海就有些焦灼。看他这卖力的样子，县文工团是真的要调他去了？想到这以

后很难见到老海了，高鼻便难受得不想说话，偏偏老海这夜兴致极高，竟邀她到他的房

间去玩。高鼻本不愿去，终于抵不过，还是默默地跟着去。

老海的房间很乱很脏，黯淡的油灯下却浮着股奇怪的雅致，并飘着淡淡的清香，

只是太过冷清，叫人看着还是心疼多于羡慕。回忆起前二年知青点的热闹，再对比老海

如今的这份孤零，高鼻不由替老海伤心。一边就想那个定别人成分的人真坏，只“资本

家”三个字便堵了老海的出路。这个知青点里原有七个知青，二年时间里病退了二个，

顶替回上海的有一个，一个最漂亮的女子参军去了，一个去了县农机场当工人，另一个

嫁给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如今只剩老海独一个。平心而论，老海是七个知青中最

有本事的。可本事有什么用？他成分太高，就是变成孙悟空他也死不脱。那他以后怎么

过呢？莫非真的一辈子在农村搞泥丸？这样一转念，高鼻便又希望老海能去县文工团，

哪怕自己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他。

高鼻的眼睛大，泪孔也大，这时那泪珠便很顺当地淌了出来，沾在翻翘如鸟翅的

乌黑睫毛上，宛如晶亮的银珠。迷蒙的珠光中，她发现老海的脸离她很近很近，柔软的

双唇微张着，似乎很干燥，一双眼睛却炯炯地亮得人头晕。高鼻顿觉呼吸急促，轻呼一

声，情不自禁地投入了老海不很强壮却也结实有力的怀中。

高鼻哭了。她那嘤嘤的声音只来得及飘出一个音符，嘴就被老海的唇堵住了。在

一阵眩晕中，高鼻觉得自己被扳倒在床上，她有些怕，更多的是惊喜与好奇。她温顺地

躺着，任老海的手灵巧地抚摸着。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张琴，老海那细长柔和的手

指从哪里滑过，哪里就会发出温暖的呼应之声。但老海忽然放了她，呆呆地望着帐顶出

神。高鼻不耐，竟淘气地缠了过去，老海也不推，扭头朝她一笑，淡淡地夸她的鼻子和

眼睛。高鼻说那鼻子好丑，还碍命。老海挑起嘴角笑了，笑得古里古怪。

“命，命是什么？”

喃喃自语罢又怔怔地凝视着帐顶。高鼻的双颊一下子变冷了。她又开始怕他了。她

想要回家去，却又不敢说出口，怕惹得老海不高兴，于是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全心全意

地去回味刚才的情景，回味来回味去，觉得还真新鲜真有意思，正要和老海说说，一斜

眼看到他神不守舍的样子，一腔热情顿时化作冷水，不由得重重地“唉”了一声。

“你，你怎么躺在这儿？”

老海倏地撑起半个身子，睁圆了眼睛看她，仿佛她是一个妖怪。好一阵子，他才晃

晃脑袋，“哦”的一声想起了刚才的事。高鼻猛地哭着爬了起来，要走。老海忙把她扯

住，拿了自己雪白喷香的毛巾给高鼻揩脸。

“真对不住，我今天吃夜饭时呷了点酒，有点醉了。”

老海一边说，一边却伸手捏她的胸脯。高鼻更伤心了。她晓得老海在骗她。刚才她

并没闻到酒味，于是便愤愤地拨开老海的手，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回了家。

两天后，宣传队又开始了排练活动。高鼻变得异常积极，笑脸却越来越少。她本以

为老海会对她好些的，谁料到老海还是老样子待她，不过他的目光不再阴沉，而是温情

地停在她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肢和浑圆的臀部上。每逢这时，老海的双目便射出奇异

的光芒，直灼得高鼻全身簌簌发抖。她总也忘不掉那个夜晚，但也只有一个夜晚供她回

忆。因为打那夜之后，老海就一直躲着她。她晓得老海的心思。老海怕被她“黏”上，

到时脱不了身。高鼻虽知他无情，心里却免不了要牵挂他，一面觉得自己好贱，另一面

又觉得这种单相思无比甜蜜，由是一来，高鼻整日便恍恍惚惚的，夜晚排戏时动作老做

错。老海气得苦，却又不愿哄她，只得任她去错。

调演的日子快到了，老海决定先彩排一场。彩排那日，老海请了那个想娶高鼻做儿

媳妇的公社丁副书记和正在公社蹲点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等人来观看。老海把那个表演唱

放到最后压台。不知怎么搞的，高鼻这天很不舒服。因为每逢她出台，丁副书记那双眼

睛便牢牢地黏在她身上。许是被这双眼睛吓的，高鼻直觉得头晕脑涨，浑身冒虚汗，好

容易挨到最后那个表演唱了，却不料忘了动作。她稍稍愣怔了下，就想起自己该高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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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病了。老海望着她，说：

“没病坏吧？”一边不经意地捏捏她丰腴的胳膊。

高鼻双腿一麻，几乎倒下，幸亏扶着了墙，这才站稳。这夜她的戏学得极好。声音

清清亮亮的，一张脸在闪烁的汽灯下绽放如荷花。老海的目光第一次变得跟梦中一般柔

和、多情。

这夜的戏排得很晚。等到大家归屋时，周围村庄已经暗无灯火。从公社礼堂出来过

了那座水泥桥后，大家四散而去，天地间蓦地变得异常安静。高鼻和老海一前一后地往

樟树下的那片黑影走去。他们俩都住在那片黑影中。一路上，高鼻一直盼着老海和她讲

西天，甚至盼着他“欺负”她，但老海却好像不记得她这个人，自顾自地走进了他住的

那个祠堂。

高鼻真的病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血色丰润的脸庞子忽然苍白起来，父

母便不准她去学戏。她硬要去，谁知到了那儿却不见人，一打听，才知老海放了大家的

假。高鼻想他大概是晓得自己病了才这样做的，真是个知冷知热的好男子。高鼻这样想

着，竟不知不觉地进了祠堂门。祠堂黑黑的听不见人声，高鼻踌躇了一会儿，又低头往

家走去。刚迈出门槛，黑地里冒出个声音来，却原是老海。

“病好了？”他说，口气很高兴。接着又道：“你再不好我都要急病了。全县调演

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赶紧排练，明天夜里就开始，一定要排出水平来。”

高鼻使劲点着头，却忘了黑灯瞎火的老海看不见，及至老海询问她时才反应过来，

于是便嗤嗤地笑。老海没问她笑什么，只一个劲地要她答应加紧排练，她故意作俏，不

理老海，老海就有些焦灼。看他这卖力的样子，县文工团是真的要调他去了？想到这以

后很难见到老海了，高鼻便难受得不想说话，偏偏老海这夜兴致极高，竟邀她到他的房

间去玩。高鼻本不愿去，终于抵不过，还是默默地跟着去。

老海的房间很乱很脏，黯淡的油灯下却浮着股奇怪的雅致，并飘着淡淡的清香，

只是太过冷清，叫人看着还是心疼多于羡慕。回忆起前二年知青点的热闹，再对比老海

如今的这份孤零，高鼻不由替老海伤心。一边就想那个定别人成分的人真坏，只“资本

家”三个字便堵了老海的出路。这个知青点里原有七个知青，二年时间里病退了二个，

顶替回上海的有一个，一个最漂亮的女子参军去了，一个去了县农机场当工人，另一个

嫁给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如今只剩老海独一个。平心而论，老海是七个知青中最

有本事的。可本事有什么用？他成分太高，就是变成孙悟空他也死不脱。那他以后怎么

过呢？莫非真的一辈子在农村搞泥丸？这样一转念，高鼻便又希望老海能去县文工团，

哪怕自己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他。

高鼻的眼睛大，泪孔也大，这时那泪珠便很顺当地淌了出来，沾在翻翘如鸟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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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唇微张着，似乎很干燥，一双眼睛却炯炯地亮得人头晕。高鼻顿觉呼吸急促，轻呼一

声，情不自禁地投入了老海不很强壮却也结实有力的怀中。

高鼻哭了。她那嘤嘤的声音只来得及飘出一个音符，嘴就被老海的唇堵住了。在

一阵眩晕中，高鼻觉得自己被扳倒在床上，她有些怕，更多的是惊喜与好奇。她温顺地

躺着，任老海的手灵巧地抚摸着。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张琴，老海那细长柔和的手

指从哪里滑过，哪里就会发出温暖的呼应之声。但老海忽然放了她，呆呆地望着帐顶出

神。高鼻不耐，竟淘气地缠了过去，老海也不推，扭头朝她一笑，淡淡地夸她的鼻子和

眼睛。高鼻说那鼻子好丑，还碍命。老海挑起嘴角笑了，笑得古里古怪。

“命，命是什么？”

喃喃自语罢又怔怔地凝视着帐顶。高鼻的双颊一下子变冷了。她又开始怕他了。她

想要回家去，却又不敢说出口，怕惹得老海不高兴，于是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全心全意

地去回味刚才的情景，回味来回味去，觉得还真新鲜真有意思，正要和老海说说，一斜

眼看到他神不守舍的样子，一腔热情顿时化作冷水，不由得重重地“唉”了一声。

“你，你怎么躺在这儿？”

老海倏地撑起半个身子，睁圆了眼睛看她，仿佛她是一个妖怪。好一阵子，他才晃

晃脑袋，“哦”的一声想起了刚才的事。高鼻猛地哭着爬了起来，要走。老海忙把她扯

住，拿了自己雪白喷香的毛巾给高鼻揩脸。

“真对不住，我今天吃夜饭时呷了点酒，有点醉了。”

老海一边说，一边却伸手捏她的胸脯。高鼻更伤心了。她晓得老海在骗她。刚才她

并没闻到酒味，于是便愤愤地拨开老海的手，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回了家。

两天后，宣传队又开始了排练活动。高鼻变得异常积极，笑脸却越来越少。她本以

为老海会对她好些的，谁料到老海还是老样子待她，不过他的目光不再阴沉，而是温情

地停在她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肢和浑圆的臀部上。每逢这时，老海的双目便射出奇异

的光芒，直灼得高鼻全身簌簌发抖。她总也忘不掉那个夜晚，但也只有一个夜晚供她回

忆。因为打那夜之后，老海就一直躲着她。她晓得老海的心思。老海怕被她“黏”上，

到时脱不了身。高鼻虽知他无情，心里却免不了要牵挂他，一面觉得自己好贱，另一面

又觉得这种单相思无比甜蜜，由是一来，高鼻整日便恍恍惚惚的，夜晚排戏时动作老做

错。老海气得苦，却又不愿哄她，只得任她去错。

调演的日子快到了，老海决定先彩排一场。彩排那日，老海请了那个想娶高鼻做儿

媳妇的公社丁副书记和正在公社蹲点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等人来观看。老海把那个表演唱

放到最后压台。不知怎么搞的，高鼻这天很不舒服。因为每逢她出台，丁副书记那双眼

睛便牢牢地黏在她身上。许是被这双眼睛吓的，高鼻直觉得头晕脑涨，浑身冒虚汗，好

容易挨到最后那个表演唱了，却不料忘了动作。她稍稍愣怔了下，就想起自己该高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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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那尊石膏像，从后面转圈转到台前，然后做弓箭步造型。那转圈她平日是转得

很好的，偏偏那夜却出了鬼，只转得半圈，便连人带像摔在台板上。随着“轰”的一下

响，舞台上白光四溅，台上台下齐声惊呼起来：“呵！”高鼻不听也明白了，她手里正

捏着毛主席像的一个肩膀啊！她有点懵懂地爬起来，想向老海解释，一抬头，却见公社

丁副书记带着两个神色严肃的青头后生上来了。她认得那两个人，是公社的武装干事。

高鼻就这样被抓走了。

一墟以后，在公社礼堂开公审大会时，剃着阴阳头、被五花大绑的高鼻疯了。当时

老海正在台上作深刻检讨，说自己瞎了狗眼，竟把一个心怀异心的反党分子吸收进入了

宣传队。高鼻听了，仰起头咯咯笑成一团。众人拉起她时，她便唱起了“五更想郎”的

山歌。

“……三更呀，想郎好人才，心中怕郎哩，呀子唔敢来。老妹，哎开门等呀嗨嗬，

等郎和妹、和妹打冤家……”

这时，会场上笑闹声四起。一些青头后生在鼓掌：“来一个，来一个《十八

摸》！”

主持会议的公社丁副书记在话筒前狠命“嘿”了一声，众人这才闭上了口。静悄中

听得高鼻清清亮亮的嗓音：

“嘻嘻，十八摸，丁书记就摸了，嘻嘻，睡了好几夜。嘻嘻，嘻嘻。”

……

关于高鼻发疯那日的细节，就只听到了这些。那个公审大会我没去。高鼻发疯后我

倒是常见到她的。高鼻是文疯，从不蓬头垢面，更不撒泼耍赖，就是她的关于老海的喃

喃自语，也是好文雅的。可能正由于她的干净平和，倒给了那些好色之徒以可乘之机。

尽管高鼻的父母没少操心，她的肚子还是给人搞大了好几次，而且那些孩子都生下来

了，当然，全部送了人。高鼻死于她的第四次分娩。那年她二十六岁。

顺便说一句，那个老海虽然作了检查，却仍未去成文工团。不久之后，他用刀斩断

了左手的三根手指，病退回上海去了。高鼻后来的事，他多半不知道。

二、老糊

他的大号很响亮，叫黄天嶂，可村人没一个叫的，见了面，无论大细都喊他老糊。

老糊长相好，身材也高大威武，只可惜面上少须，加上走路姿势显女相，多少有点子滑

稽的味道。

许是无须的缘故，老糊的脾气好得很。有一次，村上几位南昌来的知青，趁他在屋

门口的柿子树下午睡，用墨汁在他脸上画了只俗称“四脚爬沙”的乌龟，这在村人看来

是极大的侮辱。老糊虽说是地主崽，跟大家不在一个阶级里，却也是黄门一脉，于是，

便有人愤愤地鼓动老糊去找那两个知青拼命。老糊听了，只白净脸一绽，笑笑：

“日子长，难过，大家开开心嘛！”

除此之外便再无别的话。他既如此，大家也便算了。村人面上夸老糊好大度量，暗

地里不免骂他是扶不上墙的泥菩萨、出不得头的豆腐脑。

“难怪娶不到老婆呢！这样的没出息！”

有人甚至把老糊年逾三十仍光棍一条也归罪于他的好脾气，老糊听了，更不恼，笑

嘻嘻地说：

“打单身自在，冇老婆骂！”

有人便说老糊是半公嫲，要不这样一个男子怎会不想老婆？老糊听了这话，依旧不

恼，依旧笑笑，只是笑得有些酸楚罢了。

老糊的好脾气给他带来了好运气，他被弄到公社打杂去了。推荐他去的是公社里

的一名领导，也是黄姓人，那领导待他很好。老糊好感激，做事也就特别卖力气。公社

里的人都喜欢老糊。其中有一位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刘媛，是赣州市下放来的，她也待

老糊不错。老糊是个懂礼道的人，晓得回报。他的回报便是对刘媛加倍的好，好到刘媛

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还好刘媛心不坏，刘媛要是起坏心叫老糊去跳水库，老糊也是会去

的。

有一天挨夜边，公社的丁副书记要刘媛到他的办公室谈工作，刘媛不肯去，丁副书

记就自己来请。他抓着刘媛的一只手臂，呵呵笑着从老糊的身边过。刘媛见了老糊，就

跟见了救星一般，脸上的恐惧顿时一扫而光。由于丁副书记扯着刘媛的手臂，刘媛不好

说什么，但老糊从刘媛期盼的眼神中领悟到了她那没说出口的意思，便悄没声息地跟着

到了丁副书记的住处。丁副书记在院子的东边，很僻静的二间平房。房前有几株茂密的

夹竹桃。老糊跟去后就躲在树后头。由于那夜公社的大部分人都去看《卖花姑娘》的电

影了，院子里好安静。老糊隔着一段子路仍能听清丁副书记的声音。

呵，丁副书记还真积极，电影都不看，一心为公啊！老糊见没什么异常，一门心

思转到了电影上头。他是很想去看那部《卖花姑娘》的电影的，电影里的姑娘跟刘媛长

得有些像呢！只是他没有弄到票，后来刘媛虽然要送他票，却给他拒绝了。他不想一个

人去。他宁愿在那个小房间里坐着，静静地从窗口去望对面楼上刘媛的房间。刘媛这天

不舒服，她说了要早些睡的。刘媛睡着了会是什么样呢？那么娇娇小小的，只怕一个指

头就能把她钩起来了。老糊想着，往常那股若隐若现的欲望即刻变得强烈而清晰起来。

正想得神魂颠倒时，丁副书记屋里的灯灭了。黑暗中传来刘媛压抑的低呼。老糊略一思

索，悄悄返身往外走去，然后炸开喉咙“哦”了一句，随即对着夜色大声反问起来：

“你说刘媛在哪里？在丁副书记屋里，是啵？好，好，我这就去叫。刘媛！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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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那尊石膏像，从后面转圈转到台前，然后做弓箭步造型。那转圈她平日是转得

很好的，偏偏那夜却出了鬼，只转得半圈，便连人带像摔在台板上。随着“轰”的一下

响，舞台上白光四溅，台上台下齐声惊呼起来：“呵！”高鼻不听也明白了，她手里正

捏着毛主席像的一个肩膀啊！她有点懵懂地爬起来，想向老海解释，一抬头，却见公社

丁副书记带着两个神色严肃的青头后生上来了。她认得那两个人，是公社的武装干事。

高鼻就这样被抓走了。

一墟以后，在公社礼堂开公审大会时，剃着阴阳头、被五花大绑的高鼻疯了。当时

老海正在台上作深刻检讨，说自己瞎了狗眼，竟把一个心怀异心的反党分子吸收进入了

宣传队。高鼻听了，仰起头咯咯笑成一团。众人拉起她时，她便唱起了“五更想郎”的

山歌。

“……三更呀，想郎好人才，心中怕郎哩，呀子唔敢来。老妹，哎开门等呀嗨嗬，

等郎和妹、和妹打冤家……”

这时，会场上笑闹声四起。一些青头后生在鼓掌：“来一个，来一个《十八

摸》！”

主持会议的公社丁副书记在话筒前狠命“嘿”了一声，众人这才闭上了口。静悄中

听得高鼻清清亮亮的嗓音：

“嘻嘻，十八摸，丁书记就摸了，嘻嘻，睡了好几夜。嘻嘻，嘻嘻。”

……

关于高鼻发疯那日的细节，就只听到了这些。那个公审大会我没去。高鼻发疯后我

倒是常见到她的。高鼻是文疯，从不蓬头垢面，更不撒泼耍赖，就是她的关于老海的喃

喃自语，也是好文雅的。可能正由于她的干净平和，倒给了那些好色之徒以可乘之机。

尽管高鼻的父母没少操心，她的肚子还是给人搞大了好几次，而且那些孩子都生下来

了，当然，全部送了人。高鼻死于她的第四次分娩。那年她二十六岁。

顺便说一句，那个老海虽然作了检查，却仍未去成文工团。不久之后，他用刀斩断

了左手的三根手指，病退回上海去了。高鼻后来的事，他多半不知道。

二、老糊

他的大号很响亮，叫黄天嶂，可村人没一个叫的，见了面，无论大细都喊他老糊。

老糊长相好，身材也高大威武，只可惜面上少须，加上走路姿势显女相，多少有点子滑

稽的味道。

许是无须的缘故，老糊的脾气好得很。有一次，村上几位南昌来的知青，趁他在屋

门口的柿子树下午睡，用墨汁在他脸上画了只俗称“四脚爬沙”的乌龟，这在村人看来

是极大的侮辱。老糊虽说是地主崽，跟大家不在一个阶级里，却也是黄门一脉，于是，

便有人愤愤地鼓动老糊去找那两个知青拼命。老糊听了，只白净脸一绽，笑笑：

“日子长，难过，大家开开心嘛！”

除此之外便再无别的话。他既如此，大家也便算了。村人面上夸老糊好大度量，暗

地里不免骂他是扶不上墙的泥菩萨、出不得头的豆腐脑。

“难怪娶不到老婆呢！这样的没出息！”

有人甚至把老糊年逾三十仍光棍一条也归罪于他的好脾气，老糊听了，更不恼，笑

嘻嘻地说：

“打单身自在，冇老婆骂！”

有人便说老糊是半公嫲，要不这样一个男子怎会不想老婆？老糊听了这话，依旧不

恼，依旧笑笑，只是笑得有些酸楚罢了。

老糊的好脾气给他带来了好运气，他被弄到公社打杂去了。推荐他去的是公社里

的一名领导，也是黄姓人，那领导待他很好。老糊好感激，做事也就特别卖力气。公社

里的人都喜欢老糊。其中有一位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刘媛，是赣州市下放来的，她也待

老糊不错。老糊是个懂礼道的人，晓得回报。他的回报便是对刘媛加倍的好，好到刘媛

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还好刘媛心不坏，刘媛要是起坏心叫老糊去跳水库，老糊也是会去

的。

有一天挨夜边，公社的丁副书记要刘媛到他的办公室谈工作，刘媛不肯去，丁副书

记就自己来请。他抓着刘媛的一只手臂，呵呵笑着从老糊的身边过。刘媛见了老糊，就

跟见了救星一般，脸上的恐惧顿时一扫而光。由于丁副书记扯着刘媛的手臂，刘媛不好

说什么，但老糊从刘媛期盼的眼神中领悟到了她那没说出口的意思，便悄没声息地跟着

到了丁副书记的住处。丁副书记在院子的东边，很僻静的二间平房。房前有几株茂密的

夹竹桃。老糊跟去后就躲在树后头。由于那夜公社的大部分人都去看《卖花姑娘》的电

影了，院子里好安静。老糊隔着一段子路仍能听清丁副书记的声音。

呵，丁副书记还真积极，电影都不看，一心为公啊！老糊见没什么异常，一门心

思转到了电影上头。他是很想去看那部《卖花姑娘》的电影的，电影里的姑娘跟刘媛长

得有些像呢！只是他没有弄到票，后来刘媛虽然要送他票，却给他拒绝了。他不想一个

人去。他宁愿在那个小房间里坐着，静静地从窗口去望对面楼上刘媛的房间。刘媛这天

不舒服，她说了要早些睡的。刘媛睡着了会是什么样呢？那么娇娇小小的，只怕一个指

头就能把她钩起来了。老糊想着，往常那股若隐若现的欲望即刻变得强烈而清晰起来。

正想得神魂颠倒时，丁副书记屋里的灯灭了。黑暗中传来刘媛压抑的低呼。老糊略一思

索，悄悄返身往外走去，然后炸开喉咙“哦”了一句，随即对着夜色大声反问起来：

“你说刘媛在哪里？在丁副书记屋里，是啵？好，好，我这就去叫。刘媛！刘

媛！”



006 乡俗画
X I A N G S U H UA 007

乡俗画 X I A N G S U H UA
温燕霞中短篇小说选集

老糊边喊边跑，咚咚的脚步声好响亮。丁副书记屋里的灯自然又亮了。刘媛从里头

走出来。由于是背光，老糊看不清刘媛的脸有没有发胀，但她那对眼睛却亮如火星，晃

得老糊不敢抬头。他一直把刘媛送进她自己的房间。刘媛叫他坐，他坐下了。刘媛低着

头站在窗边，泪水吧嗒吧嗒地掉。老糊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只好猛咳两声，尔后不声不

响地走了。回到那个凄清的小屋，他很想伏在床上大哭一场，但他到底没哭出来。他是

老糊，可不是什么老哭。就是那年他爹娘挨斗后跳河死了，他也只流了几滴泪。

没想到，不会哭、不爱哭的老糊也有哭出声的时候。那日刘媛买了些木炭，想找便

车带回家给赣州的老爹老娘烤火，但卖炭的老俵欺她，不给挑到公社。正巧老糊从圩上

理发回来，路上遇到了。老糊不愿刘媛求人，便分三趟帮她挑完了。刘媛好感激，夜晚

便邀老糊去她房间里煮面吃。吃完了面，两人就坐着讲西天。当时正值十五，窗外一轮

圆月诱人。刘媛趴在窗边看了会子月亮，招手叫老糊过去。窗户太小，老糊过去后把刘

媛挤在一旁。他正想抽身退出，薄薄的木门突然奇怪地被人撞开，随即一道强光射来，

还没等老糊和刘媛明白过来，就有人把他们两个绑住了。

“把这对奸夫淫妇拉出去游街示众！”

只听得门外的丁副书记这样说。众人应了，便推着他们往街上走。明晃晃的火吊

下，刘媛胸前赫然挂着几双烂布鞋。有人拿了个破锣塞到老糊手里，要他边喊边敲。老

糊边点头说好，等到过桥时却把破锣扔到了桥下。老糊正暗自高兴，不料迎头一勺粪水

浇下，糊住了眼鼻耳口。老糊边走边吐，待他能睁眼看开口讲时，他们又转回了公社大

院。他没看见刘媛。悄悄问一个比较要好的厨工，厨工也说没见着，同时却向东边的屋

子努了努嘴。老糊顾不得辩解，也顾不得冲洗，偷偷地窜到丁副书记的窗下听了许久，

待弄清楚里头确实没人时，一口气这才顺畅地呼出来。

谁也料不到，第三天刘媛却死了。她是被水库里一个捞鱼的贩子拿抄网抄上来的。

老糊听说后马上赶去了。刘媛躺在水边的沙石滩上，浑身赤裸，略有浮肿，却反比生前

更见丰腴，只是皮肤苍白得吓人。

由于对刘媛的死有许多闲话在流传，公安局便派人来调查。他们解剖了刘媛的尸

体，解剖证明刘媛是自溺而死。听公安局的人讲，这刘媛生前最起码刮过四个以上的小

孩。

老糊哭了，他不晓得自己真正伤心的是什么。那日正好领了钱，老糊便到馆子里大

吃大喝一通，回公社后醉了三天二夜。醒来后人迟钝了不少，好脾气倒没改，见了谁都

笑眯眯的。不晓得为什么，丁副书记却好怕老糊，几次要辞了他，无奈老糊背后有黄姓

领导当靠山，丁副书记辞他不动，这样老糊便仍呆在公社里打杂。

刘媛死后两个月左右，丁副书记忽然中毒身亡。同一日，老糊失踪。后来公安局派

了人去找，又往全国各地印发了许多通缉令，仍是连他的毫毛也没找回一根。倒是在许

多年之后的某个夏天，一个到新疆某地出差的老乡，说是在那儿看见了老糊，又说老糊

开了个大餐馆，很阔，身边有个女的作陪，那女的像极刘媛。

三、南风

下了半月的雨雪，从大前日起，却忽然暖和起来。南风阵阵吹着，李巴婆家屋前的

干芭蕉叶，便如蒲扇一般，呼啦啦地摇。这声音以往听过千遍万遍了，李巴婆从不感到

有什么好听。而今那软软的每一声，都在她枯萎的心田唤起一阵温暖的回忆，同时也煽

旺了她的复仇烈焰。她那昏黯的双目便电光火石似的，两道强劲的寒光直射离她家不过

百米之遥的那幢房子。

那房子半新不旧，门上的红对联很是刺目。李巴婆痴痴地望着，口里喃喃地骂：

“好个狼心狗肺的涌泉呐！好你个上塅死下塅埋做恶鬼的涌泉呐！”这边眼泪便刷刷地

流下来，干皱的脸皮上顿时有几道温柔的痕迹，皮肤发出嗞嗞的吸水声，肉里头麻乎乎

地痒，仿佛小时候的憨头在伸手摸她。

憨头啊，可怜我个憨头崽，在班房里也不晓得病了没病？想到这，李巴婆长叹一

声，干瘪的腮帮子动了两动。她在咬那仅剩的一颗大牙，同时心中咒起了涌泉的七祖八

代。要不是涌泉去公安局里告，憨头怎会被抓住啊！这个断子绝孙的涌泉，平日里慈眉

善目，一口一个“巴婆”，临了却干这等缺德事，真是个好死不死的狼心狗肺缺德鬼！

这样骂着，李巴婆的眼泪又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冬阳下，她的每一颗泪珠都红艳得

如同熟透的樱桃。李巴婆不惊不乍，她晓得，自家的泪是早就流光了的，她眼中现在流

的是血。

其实，李巴婆的眼泪并不脆。小时候因为不爱出眼涕，她曾得了个“铁眼”的外

号。李巴婆后来之所以把泪哭干，主要是命不好的缘故。婚后第五年，老公在打石时被

石头砸死。她50岁时，30岁的独生子和儿媳妇被山洪冲走，连死尸都不曾找到。只这两

次，她的眼泪便流完了。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里，李巴婆再也没流过泪。她只是把满腔的

爱全部倾注到5岁就丧父失母的孙子憨头身上。好不容易把憨头拉扯大了，原以为老有

所靠了，却不料飞来横祸，来了帮警察把憨头抓到班房里去了。抓憨头那日，正好是李

巴婆的70岁生日。

那日，天还不亮她就起床煮了两碗面条。一碗光面，她吃，另一碗面条上盖着两

个香喷喷的煎蛋，是憨头的。她煮的面和煎的蛋，憨头还真喜欢吃，只一低头一抬头工

夫，他手里就只剩个空碗了。

“憨头，好吃么？”

她问，一边悄悄地屏住气，免得使劲吞口水，一边等着憨头的回答。憨头看也没看

她，粗声粗气地道：“好吃又怎么样，你又不能天天煮给我吃。”说罢，伸了个懒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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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糊边喊边跑，咚咚的脚步声好响亮。丁副书记屋里的灯自然又亮了。刘媛从里头

走出来。由于是背光，老糊看不清刘媛的脸有没有发胀，但她那对眼睛却亮如火星，晃

得老糊不敢抬头。他一直把刘媛送进她自己的房间。刘媛叫他坐，他坐下了。刘媛低着

头站在窗边，泪水吧嗒吧嗒地掉。老糊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只好猛咳两声，尔后不声不

响地走了。回到那个凄清的小屋，他很想伏在床上大哭一场，但他到底没哭出来。他是

老糊，可不是什么老哭。就是那年他爹娘挨斗后跳河死了，他也只流了几滴泪。

没想到，不会哭、不爱哭的老糊也有哭出声的时候。那日刘媛买了些木炭，想找便

车带回家给赣州的老爹老娘烤火，但卖炭的老俵欺她，不给挑到公社。正巧老糊从圩上

理发回来，路上遇到了。老糊不愿刘媛求人，便分三趟帮她挑完了。刘媛好感激，夜晚

便邀老糊去她房间里煮面吃。吃完了面，两人就坐着讲西天。当时正值十五，窗外一轮

圆月诱人。刘媛趴在窗边看了会子月亮，招手叫老糊过去。窗户太小，老糊过去后把刘

媛挤在一旁。他正想抽身退出，薄薄的木门突然奇怪地被人撞开，随即一道强光射来，

还没等老糊和刘媛明白过来，就有人把他们两个绑住了。

“把这对奸夫淫妇拉出去游街示众！”

只听得门外的丁副书记这样说。众人应了，便推着他们往街上走。明晃晃的火吊

下，刘媛胸前赫然挂着几双烂布鞋。有人拿了个破锣塞到老糊手里，要他边喊边敲。老

糊边点头说好，等到过桥时却把破锣扔到了桥下。老糊正暗自高兴，不料迎头一勺粪水

浇下，糊住了眼鼻耳口。老糊边走边吐，待他能睁眼看开口讲时，他们又转回了公社大

院。他没看见刘媛。悄悄问一个比较要好的厨工，厨工也说没见着，同时却向东边的屋

子努了努嘴。老糊顾不得辩解，也顾不得冲洗，偷偷地窜到丁副书记的窗下听了许久，

待弄清楚里头确实没人时，一口气这才顺畅地呼出来。

谁也料不到，第三天刘媛却死了。她是被水库里一个捞鱼的贩子拿抄网抄上来的。

老糊听说后马上赶去了。刘媛躺在水边的沙石滩上，浑身赤裸，略有浮肿，却反比生前

更见丰腴，只是皮肤苍白得吓人。

由于对刘媛的死有许多闲话在流传，公安局便派人来调查。他们解剖了刘媛的尸

体，解剖证明刘媛是自溺而死。听公安局的人讲，这刘媛生前最起码刮过四个以上的小

孩。

老糊哭了，他不晓得自己真正伤心的是什么。那日正好领了钱，老糊便到馆子里大

吃大喝一通，回公社后醉了三天二夜。醒来后人迟钝了不少，好脾气倒没改，见了谁都

笑眯眯的。不晓得为什么，丁副书记却好怕老糊，几次要辞了他，无奈老糊背后有黄姓

领导当靠山，丁副书记辞他不动，这样老糊便仍呆在公社里打杂。

刘媛死后两个月左右，丁副书记忽然中毒身亡。同一日，老糊失踪。后来公安局派

了人去找，又往全国各地印发了许多通缉令，仍是连他的毫毛也没找回一根。倒是在许

多年之后的某个夏天，一个到新疆某地出差的老乡，说是在那儿看见了老糊，又说老糊

开了个大餐馆，很阔，身边有个女的作陪，那女的像极刘媛。

三、南风

下了半月的雨雪，从大前日起，却忽然暖和起来。南风阵阵吹着，李巴婆家屋前的

干芭蕉叶，便如蒲扇一般，呼啦啦地摇。这声音以往听过千遍万遍了，李巴婆从不感到

有什么好听。而今那软软的每一声，都在她枯萎的心田唤起一阵温暖的回忆，同时也煽

旺了她的复仇烈焰。她那昏黯的双目便电光火石似的，两道强劲的寒光直射离她家不过

百米之遥的那幢房子。

那房子半新不旧，门上的红对联很是刺目。李巴婆痴痴地望着，口里喃喃地骂：

“好个狼心狗肺的涌泉呐！好你个上塅死下塅埋做恶鬼的涌泉呐！”这边眼泪便刷刷地

流下来，干皱的脸皮上顿时有几道温柔的痕迹，皮肤发出嗞嗞的吸水声，肉里头麻乎乎

地痒，仿佛小时候的憨头在伸手摸她。

憨头啊，可怜我个憨头崽，在班房里也不晓得病了没病？想到这，李巴婆长叹一

声，干瘪的腮帮子动了两动。她在咬那仅剩的一颗大牙，同时心中咒起了涌泉的七祖八

代。要不是涌泉去公安局里告，憨头怎会被抓住啊！这个断子绝孙的涌泉，平日里慈眉

善目，一口一个“巴婆”，临了却干这等缺德事，真是个好死不死的狼心狗肺缺德鬼！

这样骂着，李巴婆的眼泪又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冬阳下，她的每一颗泪珠都红艳得

如同熟透的樱桃。李巴婆不惊不乍，她晓得，自家的泪是早就流光了的，她眼中现在流

的是血。

其实，李巴婆的眼泪并不脆。小时候因为不爱出眼涕，她曾得了个“铁眼”的外

号。李巴婆后来之所以把泪哭干，主要是命不好的缘故。婚后第五年，老公在打石时被

石头砸死。她50岁时，30岁的独生子和儿媳妇被山洪冲走，连死尸都不曾找到。只这两

次，她的眼泪便流完了。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里，李巴婆再也没流过泪。她只是把满腔的

爱全部倾注到5岁就丧父失母的孙子憨头身上。好不容易把憨头拉扯大了，原以为老有

所靠了，却不料飞来横祸，来了帮警察把憨头抓到班房里去了。抓憨头那日，正好是李

巴婆的70岁生日。

那日，天还不亮她就起床煮了两碗面条。一碗光面，她吃，另一碗面条上盖着两

个香喷喷的煎蛋，是憨头的。她煮的面和煎的蛋，憨头还真喜欢吃，只一低头一抬头工

夫，他手里就只剩个空碗了。

“憨头，好吃么？”

她问，一边悄悄地屏住气，免得使劲吞口水，一边等着憨头的回答。憨头看也没看

她，粗声粗气地道：“好吃又怎么样，你又不能天天煮给我吃。”说罢，伸了个懒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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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里屋困觉去了。当时李巴婆心里是很失望很难过的。这种黄灼灼、香油油的荷包蛋，

她几十年没吃过了，实在是想尝尝味道。她把蛋全添给憨头，也是一种试探。她满以为

憨头会懂事地夹回一个给她的，至少不会两个一起吃掉，可谁知憨头根本不把她当一回

事，真叫她伤心。

李巴婆坐在清冷的屋里长吁短叹了一会，又觉不能怪罪憨头。后生崽贪吃，这是该

的。再说憨头本身就憨么，心眼不会转弯的，哪里会想到那一层呢？这样宽慰着自己，

心下隐隐地觉得真对不住憨头。憨头5岁跟了她，穿不起好的吃不起好的，真是什么都

低人一头。作为补偿，李巴婆只有处处怜他惯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去世的男人

和憨头的爹娘。苦熬了20年，她老了，憨头也大了，嘴边毛茸茸的一圈，不高兴时一瞪

眼，吼几句，管叫她半天回不过气来。唉唉，崽大不服教，雀崽仔大了还要飞呢，怨不

得他眼大嗓子粗，是条好汉也不一定。

想起算命先生说她能活到90岁的话，李巴婆又喜又忧。喜的是还能看到曾孙，忧

的是她年老体衰，憨头又好吃懒做，那亲事一时不好办。等他睡醒了，得劝他好好去寻

钱。嗯，就那样劝他，也许会听进去的。

那日李巴婆坐在屋里，东想想，西想想，日头就出山了。于是她提着桶衣服去蹬下

的河边洗。刚出房门，她就发现刮南风了，南风捎带着雪后山林的气息，熏熏地扑了她

一身，撩乱了她的发丝，也摇响了屋前的芭蕉枯叶。

“沙沙沙，沙沙沙。”

芭蕉叶不快不慢地摇着，这声音使她不由想起了那逝去了的无数个夏夜。在那些日

渐模糊也日渐温馨的夜晚，憨头总要她打扇才能歇着眼。她摇扇子时，扇子也这样沙沙

沙地响，“沙沙沙，奶奶奶。沙沙沙，奶奶奶。”眼前耳边的，仿佛又看见了听见了憨

头豁了牙的黑脸蛋和稚声嫩气的叫喊。她干裂、乌黑的嘴唇动了动，露出了一抹几近辉

煌的微笑，但这笑很快就被憨头那倏然响起的、撕心裂肺的喊声吓跑了：

“奶—奶—呀！奶奶呀！不去，我不去呀。奶奶，奶奶！”

这分明有点嗡嗡的粗嗓，顺着和暖的南风飘过来，却教她想起了轻轻摇动的芭蕉

叶，还有那条浮着奶膻尿臊的小喉咙。憨头，憨头。她颤颤地往回走。那条弯弯曲曲，

两旁长满茅草的石蹬高得好像天梯，没有一个尽头。直到现在，李巴婆也想不起自己是

怎么走回家的。她记住了憨头绝望乞怜的目光，还有就是眼泪漫过脸颊时那种汹涌的感

觉。她正诧异于自己的泪是红的时候，憨头梦呓似的道：

“我晓得的，是涌泉这乌龟告了我。是他，我晓得的。”

涌泉，你这个龟孙！

此刻，李巴婆眼中的寒光忽然化作两点火星，熠熠的，穿过清纯的空气，飞落在

涌泉家的门板上、屋檐上。南风软轻地吹，那两点火星慢慢化成氤氲的一片红焰，继而

火舌四舔，周围是一片毕剥声。这恐怖而壮观的场面多次在李巴婆的梦中出现，便是

白日，比如此时此刻，她脑海中也自会浮现出这日盼夜盼着降临的天火。李巴婆微闭着

眼，陶醉在那片酡红的色彩中。她相信，人眼不开天眼开，老天爷总是向着落难人的，

也许过不了多久，涌泉就会死于一场大病，还有，他家的牛也会被偷走或跌死。最好是

烧场大火，烧得他片瓦不存，甚至……

想到这，李巴婆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寒噤归寒噤，实际上她是起过那个恶念的。

有一次，她剖了一个刚喷了1605的西瓜，打算叫涌泉的那对儿女阿宽阿环兄妹两个过

来吃，正当她在涌泉家门口轻声呼喊的光景，晴天里一个响雷下来，击中了离她不远的

一棵树。那树冒了阵青烟后，竟一切如故，谁料傍晚有人往那儿靠了一下，那箩粗的大

树就无声无息地倒下了，用手一捻，树杆叶子全成了灰，真是奇怪得很。李巴婆事后一

想，还真有些后怕。她总觉得那是老天在警醒她。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涌泉造的孽

该涌泉得报应，与他家娃娃无关。从那以后，李巴婆尽量不去动那两兄妹的念头，实在

恨极了，便全心全意地去想象那场突降的天火。天火烧得越惨烈，李巴婆的心越舒坦，

但舒坦过后，却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悲凉之感，就如她眼下的心情一样。

中午了。南风越刮越大，带着温柔的呼啸在静谧的村庄里游荡。李巴婆坐在光滑

的门坎上，任凭心中的悲凉溢出来，渐渐地把南风也沾凉了。凉凉的南风里，有一种特

殊的清甜，李巴婆使劲吸了两吸，那清甜便直冲顶门，本来模糊酸涩的双目顿时明晰起

来。群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楚，她看见憨头正在残雪未消的林间捡香菇。当然，那都是往

年的事了。今年的香菇再发，捡菇人中也不会有她的憨头了。李巴婆很难过。因为劳劳

碌碌的村人大都不晓得憨头对她的重要性，或许晓得，却也爱莫能助，便只好装憨了。

要是往年，有憨头在家，今夜就可以吃一顿清香可口的香菇粉皮了，还有啊，夜里

也能生火盆烤香菇。在暖烘烘的香菇气息里打盹，是李巴婆最惬意舒心的时刻。可如今

呢？夜晚变得又冷又长，冷清得连梦都不肯光顾，她只好整夜干瞪着眼，去追忆那时断

时续、杂乱无章、模糊褪色的旧时岁月。那些浮现出来的画面虽然残缺不全，但多少总

能带给她几丝温馨与甜蜜，只是这样一来，那满屋的凄清、满屋的寒风、满屋的孤独就

更难耐了。有几次，她发现自己竟在半夜时分到处徘徊，手里还捏着把明晃晃的菜刀！

她也许真的该死了，可又实在不忍和不甘。她的憨头还在受冤枉呐！不知怎么的，尽管

公安局的领导和村里乡邻都异口同声说憨头拦路抢劫犯了罪，李巴婆就是不肯相信。这

憨头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小时候也管了也教了，怎么会去干那种缺德事？李巴

婆就是不信，越不信就越恨涌泉。她本不信神的，自憨头抓走后，她却在厅下摆了个

神龛，每日早晚总要诚心诚意地拜上几拜，一求菩萨保佑她的憨头，二求菩萨降祸于涌

泉。人么，一报该有一报的。李巴婆信这个。

南风越刮越凶了，而且变得很干燥，吹得李巴婆有些口干。她肚子有些饿，看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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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里屋困觉去了。当时李巴婆心里是很失望很难过的。这种黄灼灼、香油油的荷包蛋，

她几十年没吃过了，实在是想尝尝味道。她把蛋全添给憨头，也是一种试探。她满以为

憨头会懂事地夹回一个给她的，至少不会两个一起吃掉，可谁知憨头根本不把她当一回

事，真叫她伤心。

李巴婆坐在清冷的屋里长吁短叹了一会，又觉不能怪罪憨头。后生崽贪吃，这是该

的。再说憨头本身就憨么，心眼不会转弯的，哪里会想到那一层呢？这样宽慰着自己，

心下隐隐地觉得真对不住憨头。憨头5岁跟了她，穿不起好的吃不起好的，真是什么都

低人一头。作为补偿，李巴婆只有处处怜他惯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去世的男人

和憨头的爹娘。苦熬了20年，她老了，憨头也大了，嘴边毛茸茸的一圈，不高兴时一瞪

眼，吼几句，管叫她半天回不过气来。唉唉，崽大不服教，雀崽仔大了还要飞呢，怨不

得他眼大嗓子粗，是条好汉也不一定。

想起算命先生说她能活到90岁的话，李巴婆又喜又忧。喜的是还能看到曾孙，忧

的是她年老体衰，憨头又好吃懒做，那亲事一时不好办。等他睡醒了，得劝他好好去寻

钱。嗯，就那样劝他，也许会听进去的。

那日李巴婆坐在屋里，东想想，西想想，日头就出山了。于是她提着桶衣服去蹬下

的河边洗。刚出房门，她就发现刮南风了，南风捎带着雪后山林的气息，熏熏地扑了她

一身，撩乱了她的发丝，也摇响了屋前的芭蕉枯叶。

“沙沙沙，沙沙沙。”

芭蕉叶不快不慢地摇着，这声音使她不由想起了那逝去了的无数个夏夜。在那些日

渐模糊也日渐温馨的夜晚，憨头总要她打扇才能歇着眼。她摇扇子时，扇子也这样沙沙

沙地响，“沙沙沙，奶奶奶。沙沙沙，奶奶奶。”眼前耳边的，仿佛又看见了听见了憨

头豁了牙的黑脸蛋和稚声嫩气的叫喊。她干裂、乌黑的嘴唇动了动，露出了一抹几近辉

煌的微笑，但这笑很快就被憨头那倏然响起的、撕心裂肺的喊声吓跑了：

“奶—奶—呀！奶奶呀！不去，我不去呀。奶奶，奶奶！”

这分明有点嗡嗡的粗嗓，顺着和暖的南风飘过来，却教她想起了轻轻摇动的芭蕉

叶，还有那条浮着奶膻尿臊的小喉咙。憨头，憨头。她颤颤地往回走。那条弯弯曲曲，

两旁长满茅草的石蹬高得好像天梯，没有一个尽头。直到现在，李巴婆也想不起自己是

怎么走回家的。她记住了憨头绝望乞怜的目光，还有就是眼泪漫过脸颊时那种汹涌的感

觉。她正诧异于自己的泪是红的时候，憨头梦呓似的道：

“我晓得的，是涌泉这乌龟告了我。是他，我晓得的。”

涌泉，你这个龟孙！

此刻，李巴婆眼中的寒光忽然化作两点火星，熠熠的，穿过清纯的空气，飞落在

涌泉家的门板上、屋檐上。南风软轻地吹，那两点火星慢慢化成氤氲的一片红焰，继而

火舌四舔，周围是一片毕剥声。这恐怖而壮观的场面多次在李巴婆的梦中出现，便是

白日，比如此时此刻，她脑海中也自会浮现出这日盼夜盼着降临的天火。李巴婆微闭着

眼，陶醉在那片酡红的色彩中。她相信，人眼不开天眼开，老天爷总是向着落难人的，

也许过不了多久，涌泉就会死于一场大病，还有，他家的牛也会被偷走或跌死。最好是

烧场大火，烧得他片瓦不存，甚至……

想到这，李巴婆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寒噤归寒噤，实际上她是起过那个恶念的。

有一次，她剖了一个刚喷了1605的西瓜，打算叫涌泉的那对儿女阿宽阿环兄妹两个过

来吃，正当她在涌泉家门口轻声呼喊的光景，晴天里一个响雷下来，击中了离她不远的

一棵树。那树冒了阵青烟后，竟一切如故，谁料傍晚有人往那儿靠了一下，那箩粗的大

树就无声无息地倒下了，用手一捻，树杆叶子全成了灰，真是奇怪得很。李巴婆事后一

想，还真有些后怕。她总觉得那是老天在警醒她。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涌泉造的孽

该涌泉得报应，与他家娃娃无关。从那以后，李巴婆尽量不去动那两兄妹的念头，实在

恨极了，便全心全意地去想象那场突降的天火。天火烧得越惨烈，李巴婆的心越舒坦，

但舒坦过后，却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悲凉之感，就如她眼下的心情一样。

中午了。南风越刮越大，带着温柔的呼啸在静谧的村庄里游荡。李巴婆坐在光滑

的门坎上，任凭心中的悲凉溢出来，渐渐地把南风也沾凉了。凉凉的南风里，有一种特

殊的清甜，李巴婆使劲吸了两吸，那清甜便直冲顶门，本来模糊酸涩的双目顿时明晰起

来。群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楚，她看见憨头正在残雪未消的林间捡香菇。当然，那都是往

年的事了。今年的香菇再发，捡菇人中也不会有她的憨头了。李巴婆很难过。因为劳劳

碌碌的村人大都不晓得憨头对她的重要性，或许晓得，却也爱莫能助，便只好装憨了。

要是往年，有憨头在家，今夜就可以吃一顿清香可口的香菇粉皮了，还有啊，夜里

也能生火盆烤香菇。在暖烘烘的香菇气息里打盹，是李巴婆最惬意舒心的时刻。可如今

呢？夜晚变得又冷又长，冷清得连梦都不肯光顾，她只好整夜干瞪着眼，去追忆那时断

时续、杂乱无章、模糊褪色的旧时岁月。那些浮现出来的画面虽然残缺不全，但多少总

能带给她几丝温馨与甜蜜，只是这样一来，那满屋的凄清、满屋的寒风、满屋的孤独就

更难耐了。有几次，她发现自己竟在半夜时分到处徘徊，手里还捏着把明晃晃的菜刀！

她也许真的该死了，可又实在不忍和不甘。她的憨头还在受冤枉呐！不知怎么的，尽管

公安局的领导和村里乡邻都异口同声说憨头拦路抢劫犯了罪，李巴婆就是不肯相信。这

憨头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小时候也管了也教了，怎么会去干那种缺德事？李巴

婆就是不信，越不信就越恨涌泉。她本不信神的，自憨头抓走后，她却在厅下摆了个

神龛，每日早晚总要诚心诚意地拜上几拜，一求菩萨保佑她的憨头，二求菩萨降祸于涌

泉。人么，一报该有一报的。李巴婆信这个。

南风越刮越凶了，而且变得很干燥，吹得李巴婆有些口干。她肚子有些饿，看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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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已有几家的烟囱管在冒烟。炊烟是蓝色的，和远山的颜色一模一样。这蓝色使她渐

生浮躁的一颗心重又安定下来。她没动，依旧以早上刚坐下时的那个姿势坐在门槛上，

盯着涌泉家大门的双目有些昏黯。日头白白的，反没那么热了。涌泉家门口那堆新砍的

松木材散发出浓郁的芳香。从那扇半掩着的院门里传出阿宽阿环两兄妹的嬉笑声，看样

子涌泉两公婆也跟村里的其他劳力一起上山捡香菇了。捡菇这活是极有趣的，李巴婆虽

多年没干了，却还清晰地记得碰到香菇滚栏时的那种狂喜。今天涌泉从山上滚下来才好

呢！李巴婆恨恨地想着，她有些听不得对门那对兄妹的笑闹声，那声音太让她伤心。不

可思议的是，那声音同时又让她发疯般地入迷。唉，真是讲不清楚的人！

李巴婆捂一会子耳朵，又屏息听一会子，正叹着时，对门阿宽阿环的笑声却化作了

尖叫，那叫声凄厉而恐怖，听得李巴婆汗毛直炸。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就在这当口，

她看见有几缕黑红黑红的东西在她眼前飘，似乎是一面被风舞动的旗帜，在南风中猎猎

作响。

莫非是有菩萨降世？要不哪来的紫气祥云呢？疑疑惑惑地猜着，却猛地闻见了焦烟

味。这气味她再熟稔不过了，那是梦里的气味。李巴婆怔怔地看着那越窜越高、越烧越

旺的火龙，一时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做梦呢还是醒着。好一会了，她才回过神来。哦，

老天爷！那阿宽阿环还在里头呢！李巴婆想到这，就觉得背后仿佛有人在推她，以至于

她没费什么劲，就飞快地冲进了那烟雾腾腾、热气逼人的灶间……

天黑时分，涌泉夫妇回来了。满面乌烟、满眼惊吓的阿宽阿环迎上去，四人抱头恸

哭。哭罢，阿宽告诉娘爷说，他听见李巴婆在里面叫憨头。阿环却说，李巴婆推出他们

两个后，立刻就扑在地上了，根本就没叫什么憨头。这样说了会子，四人重又哭起来。

南风忽然小了。半夜时分下起了雨，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烟焦味，有点苍凉，有点悲

壮。

四、借种

李三爷祖上四代单传，饱受人丁不旺、势单力孤之苦。他18岁那年有人给他算了

一卦，说他命中有五子，且全是虎将。对此李三爷深信不疑，次年就撺掇着爹给他成了

亲。那时他身强力壮，老婆外表柔弱，田里床上却跟他一样干劲十足。两夫妻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过得挺活络，却也寂寞:老婆的肚子不坐胎！几年下来，还是老

婆看老公，老公瞧老婆的，真让李三爷生气。后来经高人指点，李三爷深夜翻墙进了县

政府大院，那儿原是一个地主的宅院，以前有一对送子石麒麟，据说女人吃了麒麟身上

刮下的粉末能生崽。李三爷便刮了一米袋回来，顿顿让女人吃石粉，硬把一个原来还有

几分水灵的老婆吃得面黄肌瘦。尽管这样，倒也不冤——那一袋石粉吃完后，李三爷的

老婆果真怀了肚子。十个月后，给他生下个白胖小子，取名麒麟。可惜那石麒麟只灵验

了这一回，以后任李三爷老婆怎么吃，那肚子再也不肯隆起，李三爷的五虎梦只好就此

完结。不过，李三爷并不气馁，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麒麟身上。麒麟才刚满17岁，他就

张罗着给他找了个高胸脯、圆大屁股的壮妹子。听老人说，这种妹子会生崽。没想到麒

麟小两口比三爷老两口更不济事，生了四个清一色都是拉尿不上墙的赔钱货，莫说李三

爷不死心，就是麒麟也不死心。爷儿俩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生出个带把儿、拉尿能

上墙的崽俚仔来。

一日收工归屋，麒麟给爹装了锅水烟，恭恭敬敬地递上，然后说：“观音又怀上

了，这次呕得厉害，只怕是个崽。”

李三爷一听，这边就吩咐老婆把笼里的鸡放了，“不卖了，留着给观音补身子。”

麒麟感激地看看爹，欲言又止。

“是不是他们又来催？”李三爷“呼噜呼噜”地猛吸了两口，从鼻孔中喷出股白生

生的烟，轻描淡写地问。麒麟点点头，更加忧形于色。

“听哇这次是县委李书记亲自挂帅，不比以往，生了两胎以上的，不管是男是女，

一律结扎。”

“给钱不行吗？”

“不行。”

“那就让观音到你大姑家去住，生时你和你娘再过去帮忙。我们带钱粮去，不添什

么麻烦。”

“嗳。”

于是就把观音送进了大山深处的亲戚家。计划生育工作队几日后来找观音引产，自

然又落了空。气急之下，几个年轻后生便拉了麒麟去，一刀把他给扎了。当时李三爷在

外村喝喜酒，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顿时便昏死过去。村人又是灌姜汤又是掐人中，好

不容易才把他弄醒，谁知此后人就跟傻了似的，几日不进水米，吓得麒麟慌慌张张地去

扯了素布做寿衣。这事不知怎么的让李三爷晓得了，李三爷便很气，一气倒把那股傻劲

气跑了，人复安康如初，只是心情不好，动不动就发火。尤其见不得那四个黄毛孙女，

一见就挥了拳要打，把李三爷老婆忙得够呛。

“哎呀呀，老太公，事情到这种地步，你气又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吧。”老婆

这样求他。

他听后眉一横，眼一直：“卵子都给割了，还有啥格办法好想？总不能去偷人

吧？”

话说到这上头，脑子却忽然好像开了点窍，也许，也许可以变通变通的，听说马头

垴就有个当公公的，见儿子不行，自己就顶了缺，竟然生了个崽子下来。只是这种缺德

事如何做得出来？就是真能生下什么来，到时那孩子该怎么喊他呢？不行不行。李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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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已有几家的烟囱管在冒烟。炊烟是蓝色的，和远山的颜色一模一样。这蓝色使她渐

生浮躁的一颗心重又安定下来。她没动，依旧以早上刚坐下时的那个姿势坐在门槛上，

盯着涌泉家大门的双目有些昏黯。日头白白的，反没那么热了。涌泉家门口那堆新砍的

松木材散发出浓郁的芳香。从那扇半掩着的院门里传出阿宽阿环两兄妹的嬉笑声，看样

子涌泉两公婆也跟村里的其他劳力一起上山捡香菇了。捡菇这活是极有趣的，李巴婆虽

多年没干了，却还清晰地记得碰到香菇滚栏时的那种狂喜。今天涌泉从山上滚下来才好

呢！李巴婆恨恨地想着，她有些听不得对门那对兄妹的笑闹声，那声音太让她伤心。不

可思议的是，那声音同时又让她发疯般地入迷。唉，真是讲不清楚的人！

李巴婆捂一会子耳朵，又屏息听一会子，正叹着时，对门阿宽阿环的笑声却化作了

尖叫，那叫声凄厉而恐怖，听得李巴婆汗毛直炸。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就在这当口，

她看见有几缕黑红黑红的东西在她眼前飘，似乎是一面被风舞动的旗帜，在南风中猎猎

作响。

莫非是有菩萨降世？要不哪来的紫气祥云呢？疑疑惑惑地猜着，却猛地闻见了焦烟

味。这气味她再熟稔不过了，那是梦里的气味。李巴婆怔怔地看着那越窜越高、越烧越

旺的火龙，一时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做梦呢还是醒着。好一会了，她才回过神来。哦，

老天爷！那阿宽阿环还在里头呢！李巴婆想到这，就觉得背后仿佛有人在推她，以至于

她没费什么劲，就飞快地冲进了那烟雾腾腾、热气逼人的灶间……

天黑时分，涌泉夫妇回来了。满面乌烟、满眼惊吓的阿宽阿环迎上去，四人抱头恸

哭。哭罢，阿宽告诉娘爷说，他听见李巴婆在里面叫憨头。阿环却说，李巴婆推出他们

两个后，立刻就扑在地上了，根本就没叫什么憨头。这样说了会子，四人重又哭起来。

南风忽然小了。半夜时分下起了雨，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烟焦味，有点苍凉，有点悲

壮。

四、借种

李三爷祖上四代单传，饱受人丁不旺、势单力孤之苦。他18岁那年有人给他算了

一卦，说他命中有五子，且全是虎将。对此李三爷深信不疑，次年就撺掇着爹给他成了

亲。那时他身强力壮，老婆外表柔弱，田里床上却跟他一样干劲十足。两夫妻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过得挺活络，却也寂寞:老婆的肚子不坐胎！几年下来，还是老

婆看老公，老公瞧老婆的，真让李三爷生气。后来经高人指点，李三爷深夜翻墙进了县

政府大院，那儿原是一个地主的宅院，以前有一对送子石麒麟，据说女人吃了麒麟身上

刮下的粉末能生崽。李三爷便刮了一米袋回来，顿顿让女人吃石粉，硬把一个原来还有

几分水灵的老婆吃得面黄肌瘦。尽管这样，倒也不冤——那一袋石粉吃完后，李三爷的

老婆果真怀了肚子。十个月后，给他生下个白胖小子，取名麒麟。可惜那石麒麟只灵验

了这一回，以后任李三爷老婆怎么吃，那肚子再也不肯隆起，李三爷的五虎梦只好就此

完结。不过，李三爷并不气馁，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麒麟身上。麒麟才刚满17岁，他就

张罗着给他找了个高胸脯、圆大屁股的壮妹子。听老人说，这种妹子会生崽。没想到麒

麟小两口比三爷老两口更不济事，生了四个清一色都是拉尿不上墙的赔钱货，莫说李三

爷不死心，就是麒麟也不死心。爷儿俩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生出个带把儿、拉尿能

上墙的崽俚仔来。

一日收工归屋，麒麟给爹装了锅水烟，恭恭敬敬地递上，然后说：“观音又怀上

了，这次呕得厉害，只怕是个崽。”

李三爷一听，这边就吩咐老婆把笼里的鸡放了，“不卖了，留着给观音补身子。”

麒麟感激地看看爹，欲言又止。

“是不是他们又来催？”李三爷“呼噜呼噜”地猛吸了两口，从鼻孔中喷出股白生

生的烟，轻描淡写地问。麒麟点点头，更加忧形于色。

“听哇这次是县委李书记亲自挂帅，不比以往，生了两胎以上的，不管是男是女，

一律结扎。”

“给钱不行吗？”

“不行。”

“那就让观音到你大姑家去住，生时你和你娘再过去帮忙。我们带钱粮去，不添什

么麻烦。”

“嗳。”

于是就把观音送进了大山深处的亲戚家。计划生育工作队几日后来找观音引产，自

然又落了空。气急之下，几个年轻后生便拉了麒麟去，一刀把他给扎了。当时李三爷在

外村喝喜酒，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顿时便昏死过去。村人又是灌姜汤又是掐人中，好

不容易才把他弄醒，谁知此后人就跟傻了似的，几日不进水米，吓得麒麟慌慌张张地去

扯了素布做寿衣。这事不知怎么的让李三爷晓得了，李三爷便很气，一气倒把那股傻劲

气跑了，人复安康如初，只是心情不好，动不动就发火。尤其见不得那四个黄毛孙女，

一见就挥了拳要打，把李三爷老婆忙得够呛。

“哎呀呀，老太公，事情到这种地步，你气又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吧。”老婆

这样求他。

他听后眉一横，眼一直：“卵子都给割了，还有啥格办法好想？总不能去偷人

吧？”

话说到这上头，脑子却忽然好像开了点窍，也许，也许可以变通变通的，听说马头

垴就有个当公公的，见儿子不行，自己就顶了缺，竟然生了个崽子下来。只是这种缺德

事如何做得出来？就是真能生下什么来，到时那孩子该怎么喊他呢？不行不行。李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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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着头大骂自己不要脸，老糊涂，过后仍然一筹莫展，只好依旧发脾气，生闷气。几个

月下来，人老了好几岁。麒麟自幼孝顺，见爹这副模样心下早已不忍，便时不时掩住自

己的悲痛，故作轻松地宽慰爹几句：

“这种事急不得的，慢慢来吧。现今结扎的技术不太高，不是有好多人结了扎照样

生吗？大不了花钱找医生再把结的扎放了，只是不晓得医生有没有这技术。再讲观音现

在还没生，说不准这胎就能生个崽呢。万一真生不下来，招郎进舍也是一样的。”

麒麟这番话不说倒罢，一说反而让李三爷老泪纵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他

李三爷真要断子绝孙了？李三爷每每想到这一点，就心痛欲裂。偏偏船漏又遇顶头风，

没过多久，观音在下山时摔了跤，小产了，是个刚成形的男胎。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彻

底摧垮了李三爷的身体。李三爷卧床不起了。

爹这回只怕真的不行了。想起爹为自己所累，麒麟不由得黯然神伤。他怨，他恨，

有一回竟拿了农药，说是要死在乡政府门口，众人好劝歹劝才把他弄回家。

“你这逆子，啷咯样冇骨气？你死了就没事了？告诉你，你现时死了，我不是连个

撑孝祥竹摔瓦钵的人都冇得吗？”

李三爷又是气又是怕，狠命支撑起身子，把儿子骂了个狗血淋头。骂过之后，李三

爷神清气爽、妙计自生，病也随着好了大半。当天夜晚，他郑重其事地把老婆和麒麟两

口子叫到身边，轻声细语地把那主意说了，听者莫不瞠目。

“这个，这个怎么行呢，不好不好。”麒麟变脸作色地连连摇头。

观音也是羞红个脸喃喃地道：“这不像话儿，传出去，不知让人怎么戳脊梁骨

哪！”

倒是李三爷的老婆见过世面，听后非但不见丝毫慌张，反说出一番更有见地的话

来：

“这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得不法么！只是不能选本地人，最好到圩上去，找个

外县的，人要强壮老实，由麒麟爹出面，到时完事了就各走各的。不过先要摸清楚，找

的人一定不能跟本乡本土人有亲戚的，免得以后惹麻烦。”

“这种事，听也冇听过，亏他想得出。”出得房门，麒麟低声地嘀咕了一句。观音

望望他，一笑：“不是怪你么，不中用的东西。”说罢手指往麒麟胯下戳去。麒麟反手

一把抓住，一连掰了五声脆响，疼得观音直叫唤：“你这千刀剐的。”

“哼哼，野汉子还没上门，就看不惯我啦？”麒麟满腹醋意。

观音把脸一沉：“你讲清楚，什么是野汉子。我是不怕断子绝孙的，要找也是你家

给我找的，莫怪我。”

麒麟长叹一声，两人一宿再无他话。

又过得半月左右，李三爷能走动自如了，于是便请人择了吉日，一家四口搭同村大

毛的手扶拖拉机来到与邻县交界的银滩埠。银滩埠的面积与繁华仅次于县城，街上熙熙

攘攘的，看得人眼花。考虑到李三爷病体初愈，麒麟便觅了一家茶铺，包了张八仙桌，

安顿好老爹后，自己则拉了观音、老娘当街站，选起汉子来了。

春阳燥人，没站几久，麒麟就觉得烦：“操他祖宗八代的×！”他一边吸着“大前

门”香烟，一边大口大口地吐痰，吐痰的间隙则喃喃地骂。忽然间观音扯了他的衣袖。

“你看，喏，就是那个穿黄土衣、留平头的，怎么样？”

他眼一睃，见到的是一张黑里透红的英俊脸蛋，心火不由“蓬”地发了起来：“娘

卖×，你就是想偷汉。去去去，一边坐着去。”

他声音很大，有人回头看他们。观音铁青着脸走到公婆身边，提个篮子说是要归屋

去。

“莫走莫走，不看僧面看佛面呐！”李三爷几乎哀求起来了。观音一则不忍让公爹

太难过，二则呢她内心确实有一股奇怪的冲动，便半推半就地坐在了公爹身边。

时间忽然变得非常难熬，越近中午李三爷和观音越憋得慌。怎么这许久还不来？

公公和儿媳四目相对，说的都是这句话。观音于是又想走。李三爷到底年纪大些，耐得

住，刚劝完观音，就见老婆领了个体格魁梧、模样方正、眼神诚实的中年汉子过来。

“这位老人家找我，不晓得有么子事？”男人的声音粗洪有力，外县口音甚是中

听。李三爷上下左右地打量了汉子几遍，一拱手：“请借一步说话。”汉子便跟着李三

爷往对过的河岸走去。

“那人是船上的，第一次到这进货。”

悄悄踅来的麒麟小声地说道。观音体贴地望了他一眼，没做声。一会儿，只听她轻

声地说：“要么还是走吧。大不了招郎进舍，这种事……”她摇摇头，乌黑的头发在柔

软丰满的脖子上扫来扫去。麒麟一阵心酸，差点没落下泪来。这可是他的女人啊！那汉

子多半不同意才好，他心里这么想着时，却见爹一人过来了，步态很是蹒跚。

“怎么样？”

“你过去，他在那里等你。”

李三爷说着，捂了双眼蹲下。观音不动，李三爷又催，催了两遍仍未动，三爷就火

了：“你去不去？快去！”

“爹！”观音看看三爷，又看婆婆，眼中湿漉漉的。

“去吧去吧。”李三爷那个黄脸老婆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观音仍未迈脚，转眼又

去看麒麟。麒麟先是垂头不语，倏地转身进了旁边一家馆子，高叫道：“给我一瓶四特

酒！”帮厨的从柜子上拿了瓶酒给他，他一掌磕开盖子，仰头就喝了个底朝天。

“不去了。”观音转身往回走。

“你妈个×，你还不快去？去！”



012 乡俗画
X I A N G S U H UA 013

乡俗画 X I A N G S U H UA
温燕霞中短篇小说选集

摇着头大骂自己不要脸，老糊涂，过后仍然一筹莫展，只好依旧发脾气，生闷气。几个

月下来，人老了好几岁。麒麟自幼孝顺，见爹这副模样心下早已不忍，便时不时掩住自

己的悲痛，故作轻松地宽慰爹几句：

“这种事急不得的，慢慢来吧。现今结扎的技术不太高，不是有好多人结了扎照样

生吗？大不了花钱找医生再把结的扎放了，只是不晓得医生有没有这技术。再讲观音现

在还没生，说不准这胎就能生个崽呢。万一真生不下来，招郎进舍也是一样的。”

麒麟这番话不说倒罢，一说反而让李三爷老泪纵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他

李三爷真要断子绝孙了？李三爷每每想到这一点，就心痛欲裂。偏偏船漏又遇顶头风，

没过多久，观音在下山时摔了跤，小产了，是个刚成形的男胎。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彻

底摧垮了李三爷的身体。李三爷卧床不起了。

爹这回只怕真的不行了。想起爹为自己所累，麒麟不由得黯然神伤。他怨，他恨，

有一回竟拿了农药，说是要死在乡政府门口，众人好劝歹劝才把他弄回家。

“你这逆子，啷咯样冇骨气？你死了就没事了？告诉你，你现时死了，我不是连个

撑孝祥竹摔瓦钵的人都冇得吗？”

李三爷又是气又是怕，狠命支撑起身子，把儿子骂了个狗血淋头。骂过之后，李三

爷神清气爽、妙计自生，病也随着好了大半。当天夜晚，他郑重其事地把老婆和麒麟两

口子叫到身边，轻声细语地把那主意说了，听者莫不瞠目。

“这个，这个怎么行呢，不好不好。”麒麟变脸作色地连连摇头。

观音也是羞红个脸喃喃地道：“这不像话儿，传出去，不知让人怎么戳脊梁骨

哪！”

倒是李三爷的老婆见过世面，听后非但不见丝毫慌张，反说出一番更有见地的话

来：

“这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得不法么！只是不能选本地人，最好到圩上去，找个

外县的，人要强壮老实，由麒麟爹出面，到时完事了就各走各的。不过先要摸清楚，找

的人一定不能跟本乡本土人有亲戚的，免得以后惹麻烦。”

“这种事，听也冇听过，亏他想得出。”出得房门，麒麟低声地嘀咕了一句。观音

望望他，一笑：“不是怪你么，不中用的东西。”说罢手指往麒麟胯下戳去。麒麟反手

一把抓住，一连掰了五声脆响，疼得观音直叫唤：“你这千刀剐的。”

“哼哼，野汉子还没上门，就看不惯我啦？”麒麟满腹醋意。

观音把脸一沉：“你讲清楚，什么是野汉子。我是不怕断子绝孙的，要找也是你家

给我找的，莫怪我。”

麒麟长叹一声，两人一宿再无他话。

又过得半月左右，李三爷能走动自如了，于是便请人择了吉日，一家四口搭同村大

毛的手扶拖拉机来到与邻县交界的银滩埠。银滩埠的面积与繁华仅次于县城，街上熙熙

攘攘的，看得人眼花。考虑到李三爷病体初愈，麒麟便觅了一家茶铺，包了张八仙桌，

安顿好老爹后，自己则拉了观音、老娘当街站，选起汉子来了。

春阳燥人，没站几久，麒麟就觉得烦：“操他祖宗八代的×！”他一边吸着“大前

门”香烟，一边大口大口地吐痰，吐痰的间隙则喃喃地骂。忽然间观音扯了他的衣袖。

“你看，喏，就是那个穿黄土衣、留平头的，怎么样？”

他眼一睃，见到的是一张黑里透红的英俊脸蛋，心火不由“蓬”地发了起来：“娘

卖×，你就是想偷汉。去去去，一边坐着去。”

他声音很大，有人回头看他们。观音铁青着脸走到公婆身边，提个篮子说是要归屋

去。

“莫走莫走，不看僧面看佛面呐！”李三爷几乎哀求起来了。观音一则不忍让公爹

太难过，二则呢她内心确实有一股奇怪的冲动，便半推半就地坐在了公爹身边。

时间忽然变得非常难熬，越近中午李三爷和观音越憋得慌。怎么这许久还不来？

公公和儿媳四目相对，说的都是这句话。观音于是又想走。李三爷到底年纪大些，耐得

住，刚劝完观音，就见老婆领了个体格魁梧、模样方正、眼神诚实的中年汉子过来。

“这位老人家找我，不晓得有么子事？”男人的声音粗洪有力，外县口音甚是中

听。李三爷上下左右地打量了汉子几遍，一拱手：“请借一步说话。”汉子便跟着李三

爷往对过的河岸走去。

“那人是船上的，第一次到这进货。”

悄悄踅来的麒麟小声地说道。观音体贴地望了他一眼，没做声。一会儿，只听她轻

声地说：“要么还是走吧。大不了招郎进舍，这种事……”她摇摇头，乌黑的头发在柔

软丰满的脖子上扫来扫去。麒麟一阵心酸，差点没落下泪来。这可是他的女人啊！那汉

子多半不同意才好，他心里这么想着时，却见爹一人过来了，步态很是蹒跚。

“怎么样？”

“你过去，他在那里等你。”

李三爷说着，捂了双眼蹲下。观音不动，李三爷又催，催了两遍仍未动，三爷就火

了：“你去不去？快去！”

“爹！”观音看看三爷，又看婆婆，眼中湿漉漉的。

“去吧去吧。”李三爷那个黄脸老婆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观音仍未迈脚，转眼又

去看麒麟。麒麟先是垂头不语，倏地转身进了旁边一家馆子，高叫道：“给我一瓶四特

酒！”帮厨的从柜子上拿了瓶酒给他，他一掌磕开盖子，仰头就喝了个底朝天。

“不去了。”观音转身往回走。

“你妈个×，你还不快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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